
 

Planet Marx Reading Club Meeting #6 

Cosmos Cooling 

 

On 3rd August, Planet Marx held its 6th reading club meeting at 706 Youth Space, 

Wudaokou, Beijing. We invited architect Jia Weng to introduce her ongoing research on 

climate control. Although air is invisible, the fact that we are able to control and design it 

reminds us that the sphere we live in is a collection of multiple physical substances, whose 

components are pulled together by chemical bonding. We tried to outline some complex 

relationships in this invisible material: For example, while the human species is often 

described as animal laborans, our labour and production is often largely affected by the 

climate that can be either natural or artificial. To modify environment, in turn, would 

reshape the society’s perception of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During the meeting, Jia Weng first focused on the article Air/Condition by the German 

philosopher Peter Sloterdijk. She also presented her recent research on weather control 

techniqu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cluding how early air-conditioning and cloud-seeding 

spread across bor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as well 

as the intersection among weather, commerce and politics. 

 

For English version, please contact us through press@longmarchproje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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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斯特洛戴克（Peter Sloterdijk）是卡尔斯鲁厄艺术与设计学院（Karlsruhe 

University of Arts and Design）的教授，也是一个比较能够处理当代问题的哲学家。 

 

之所以说他能够处理当代问题，是因为他比较注重环境在各个领域的媒介作用。美

国学界现在非常喜欢讨论的问题是性别、种族，艺术史领域则喜欢讨论风格、形式，

但是这一切都常常排除环境在其间的媒介作用。阅读斯特洛戴克，则会引导大家思

考这个问题。 

 



 

 

Cover of Terror from the Air, Peter Sloterdijk, Semiotext(e) Press,2009 

 

《来自空气的恐怖》（Terror from the Air）一书出版于 2000 年。在这本书的前半

部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论断：20 世纪起始于 1915 年。1915 年 4 月

22 日，法国北部的德国军队使用氯气以试图进行无差别的消灭行动。毒气标志了经

典战争转向恐怖主义的道路，从此，战争不再单单意味着杀灭敌军的肉体，而也是

杀灭敌军的环境。对于作者来说，恐怖（terror）其实就是对环境的暴力。 

 

政治上对于环境的杀灭，呼应了我们今天读到的段落中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叙述和分

析，里面谈到的是语境的杀灭。这可能需要一些语义学的知识，也就是符号（sign）

和客体（object）之间的关系。符号学（semiotics）即解决符号与客体之间关系的研

究。所谓的符号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在我说“苹果”的时候阐释者便会看向现

实中的苹果，或在脑海中浮现出苹果的形象。符号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阐释者

（interpreter）建立的，然而阐释者和符号—客体关系之间的联系则是由环境所决定。



 

事实上，象征和本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无线递归（infinite regress），无法将其推到

一个绝对的点——它是由人难以完整理解的一系列关系构成的。1960 年代活跃的

心理学家，例如 Gregory Bateson, 会说学者们感兴趣的往往是无限递归，而非单纯

的符号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我画了一个图示来说明这个问题。 

 

 

Infinite recursion of symbols, objects, and contexts 

 

为什么我看到一个人戴了戒指就能推断他是结婚的？为什么你说到苹果我就会想到

苹果这这种水果？为什么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他们就一定要喝茶、吃米饭？其

实是这些符号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因果关系都依赖于无限个阐释者在做的阐释。维

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任何根据规则的行动都是一次阐释。” 脱

离开语境的规则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一个阐释者对规则理解的准确程度取决于其他

人理解规则的方式。也就是说即使一个阐释者对于规则的理解没有错误，如果他和

别人的理解不一样，那么他照样是错的。想必大家小时候都有考试时因为审题而 

犯错的经验，这种错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你对于题目的理解与大多数人不一致而产

生的。 



 

 

The Phantasmagoria by Étienne-Gaspard Robert 

 

所谓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的革命，是在攻击意义的环境，而非攻击符号和客

体本身。它想要把环境变成有毒的，以此剥夺约和俗中的象征的意义。书中会举例

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他的一个有名的论断，即商品社会是一种幽灵幻灯

（phantasmogoria），这些商品都是幽灵，而我们作为大众则是看幽灵幻灯的人。我 

们不知道这些幽灵的出处。人们之所以会攻击、革命任何这些产生象征关系的机制，

就是想要祛除这种大众对于商品的拜物的心理。在语义中，超现实主义想要做的事，

是向人展示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展示其中的幽灵效应。 

 

达利（Salvador Dalí）在《自我疯狂的人权及想象力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Imagination and of the Rights of Man to His Own Madness）宣言中

写道：“男人有权去爱一个长着狂喜的鱼头的女人，人们有权认为不瘟不火的电话

惹人生厌，并且要求电话要像被预感困扰的西班牙苍蝇的睡眠一样冰冷、翠绿和催

情。”其实，疯狂（madness）就是我和别人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不同，其内容和

环境是不相称的。这一切的疯狂其实就取决于后面一系列的决定意义的环境。 

 



 

在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创作绘画的《现实的意义》（The Sense of Reality）

中，石头是飞在天上跟云一样轻的，这个原因和上方的分析图是有关的：在地球上，

石头比空气重，但是我们改变环境的话则并非如此。他想要邀请我们去考虑的是一

个语境的问题。 

 

 

René Magritte, The Sense of Reality, oil on canvas, 1963 

 

斯洛特戴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36 年，达利穿着潜水衣出现在一场社交舞会上。

但是他的潜水衣坏掉了，因此他差点窒息而死。达利在社交舞会上没能发表的演讲，

是他关于世间约定俗成的这些规范（norm）的攻击。但由于他自己差点憋死，这个

演讲显然没有成功。达利的失败是出于他对自己想要操纵的技术物品一无所知。所

以我们看到了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这些技术物品在我们言语的世界里象征的

意义，第二层意义，是我们到底要怎样用这个物品，我们的身体跟它发生什么关系。



 

斯洛特戴克在这里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为语境和空气是同一的，我们说话的意义

是没有办法脱离空气本身。 

 

 

Salvador Dalí in his diving helmet, London, 1936 

 

斯洛特戴克重新解读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存在与时间》，他的解读

不仅渗透到了我们今天所阅读的段落里，也存在于他的球体学中。他重新阐释了世

界的世界性（The Worldliness of the World），以及空气与世界的世界性的关系。大

家都知道海德格尔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有问题的人，但是他的哲学研究是非常基础性

的，我们没有办法回避。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没有鼓励人成为纳粹的地

方，也没有放置人成为纳粹的机制。人的存在依赖于世界。而世界的世界性即是所

有世界所共有的特质。存在是非常具象的，就是人怎么在一个世界里通过行为成为

一个自己想成为的角色。所谓的人生意义体现在行动中，并非遥不可及。 

 



 

 

Cover of Being and Time, Martin Heidegger (2008), 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 Press 

 

世界的世界性里有三点是最必要的：所用（with which）、能存在（in order to）、为

了作（for the sake of）。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所用”，即工具，是非常重要的。海

德格尔会用锤子等非常基础的工具来举例，但是对于他来说，空气、水和石头不构

成世界的世界性。斯特洛戴克引用了法国女哲学家露丝·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

的一本书《马丁·海德格尔的对空气的遗忘》，来说明空气与存在以及世界之间的

关系。他之所以提出空气都是被设计的产品，是因为空气就是控制我们言语意义的

工具，是决定我们言语存在的工具。我们有的人，是生活在被空调笼罩的世界里的， 

从空调的房间进到有空调的交通工具，再从交通工具下到有空调的房间，这是一种

世界。还有另外一种世界，是被空调房间驱除的人存在的世界。在世界的世界性里

边，空气是决定人存在的要素，这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许多学者谈论性别，种族，



 

风格，形式的时候，常常会把政治环境，或是语境当做与自然环境无关的存在。然

而达利的失败恰恰证明了语境与空气的耦合。 

 

他认为我们对于世界理解的出路是在于美学（aesthetics）。斯洛特戴克在提出艺术

作品的时候，他关注的是象征，认为空气、语境和环境这三者是有紧密联系的。他

认为，空气是工具，是世界的世界性的决定性因子。世界中的空气是依循世界中的

常规被设计的结果。对于学建筑的人来说，空气或者空调是技术人员的职责。尤其

是在建筑师的工作中，空气调节通常是外包出去给另外的技术公司来设计的部分。

设计建筑可能会涉及到我们怎么包一面墙，怎么做天花板吊装，怎么运用材料，但

是不会包含设计空气。我们了解很多关于建筑表皮和物质性上的知识，却对于建筑

围合出的空气一无所知。然而吊诡之处在于，在不设计空气的同时，我们却设计了

空气。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引导我们去问“建筑是什么，”而这也是在当前的政治以

及环境危机中，面对建筑史学和理论从业者的非常重要的本体论问题。 

 

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审美是一个出口。杜尚（Marcel Duchamp）曾经做过一个装

置，叫 50 毫升的巴黎空气。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空气是密闭的，是被生产的，同

时也是一个艺术品。杜尚说：“艺术是一场已经变得不必要的梦……我很容易消磨

光阴，却无法告诉你我做了什么……我是一位呼吸家。”当他从一个艺术家变成呼

吸家的时候，他会便有意识地去呼吸。空气通过艺术的经验进入了我们的感官世界。

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20 世纪以后，应对气候与政治的双重恐怖的出口是将空气重

新纳入我们的感官世界。他其实没有提出我们实现的途径，这也并非他工作的重点，

但是可以看到对于他来说超现实主义以及达达主义艺术家们的工作 

 

 

 



 

 

Marcel Duchamp, 50cc of Paris Air, 1919 

 

当代的学者，比如斯洛特戴克、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埃娃·霍恩（Eva 

Horn）讨论环境问题的时候，其实讨论的重点是如何把空气纳入感官世界。但是因 

为他们接受的训练都是文学训练，他们最后都会将问题诉诸艺术作品或者文学作品。

问题的关键是，艺术品或者文学作品和这个世界的呼吸方式有着一种耦合和焦灼，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只对世界里的某种人有意义，例如画廊空间只

是某一些人会去到的地方。我认为建筑理论可以为他们的观察提供可操作性。 

 

 

这就引出了我目前关于空调与建筑历史的研究。空调的发明者叫做威利斯·开利

（Willis Carrier），他在 1901 年就发明了空调机。1939 年美国纽约世博会上出现



 

了一幢 5 层高的“明日冰屋”，内部整个吊顶都投了时时刻刻都在变换的北极光，

却用佛罗里达的棕榈树点缀其间。这个场域成了一个不同气候坍塌和交叠的地方。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展示空调技术的建筑。 

 

 

Willis Carrier's igloo in the 1939 New York World's Fair 

 

我觉得设计本身就是处理身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空气调节到底是什么？有一

本非常有名的 1947 年出的建筑书籍，叫做《美国建筑及其形成环境》（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at Shaped It），其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最早的区分

人和非人的理论。作者认为，用这个模型可以描述的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可以工

作，可以抛开支撑自己的生物机能，而去做一些保持自己活着以外的事情。工作得

越多，人就是越高等的人。所谓调节和训练，就是让空气调节成为我们的一个优良

器官，让我们成为一个在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状况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主体。 

 



 

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写的一本书叫做《奇云》（The Marvelous 

Cloud），其中回应了海德格尔写过的一个关于技术的问题，即科技（technology）

和技术（techniques）的区别。海德格尔认为科技是可以储存的，而技术是会流逝的。

对于彼得斯来说，科技和技术的差别则是人体与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差别。“技

术指涉的是实际经验、手工品、身体知识，它与身体和工具互动……”我们经常会

把技术系统和技巧分开叙述，技术有技术的载体，技巧有技巧的媒介。例如对于海

德格尔来说，风车是技巧而水坝是技术。彼得斯在《奇云》中所展现的是任何自动

系统都有它的出口、界面和技术。建筑中任何自动系统都有人手可以接触的，部分

任何空调都有控制的技巧。有时候建筑的形式还没有适应到技术的形式，如果设计

也是技巧、控制面板也是技巧，而通过技巧我们可以认识空气的话，我们应该怎样

设计？ 

 

 

Cover of The Marvelous Clouds, John Durham Pet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我认为空气的意义不只是存在于文学和艺术品中，这些技术物品时时刻刻都在向我

们宣告空气的意义。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互动和应用技巧。不幸的是，我们有关技术

物品的设计的历史研究是非常匮乏的。 

 


